
荩鲁迅摹绘辑

校的东汉《刘平

国刻石》

（下转 12 版） 隰

荨晚清入疆平叛并主持发现拜城

县东汉《刘平国刻石》的左宗棠部

将张曜影像

邗 （上接 10 版）

中， 保宁无疑属于名列第一的

先驱者； 虽然他根本不曾对它

展开过探讨， 充其量只不过是

一位拓本搜集“二传手”。 但正

是得益于这位来华法国金石学

家的努力， 才有了稍后杰出法

国汉学家沙畹， 作为最早西方

学者释读《刘平国刻石》的学术

开创之举， 以及身为沙畹弟子

的另一位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

和， 在入疆从事西域考古之旅

之际，专程慕名深入实地访碑。

所以， 我们理应承认保宁是法

国金石学界就《刘平国刻石》发

现和传播的先行者； 而沙畹是

就该石研究的启蒙者； 伯希和

则堪称对该石研究的实践者。

保宁， 译音一作邦宁或博

安 ， 全名为夏尔-厄德·保宁

（Charles -Eudes Bonin，1865—

1929），1898 到 1900 年受法兰

西研究院下属碑铭学 （一作金

石学） 与美文学科学院派遣远

赴中国西部，开展继其 1895 年

夏首度中国西南和西北考察后

（该次滇、川、陇、宁、冀、外蒙古

之行不曾入疆，参看王冀青《法

国碑铭学院保宁中亚考察队研

究》，2018 年 10 月“北京大学丝

绸之路文明高峰论坛” 参会论

文）的又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甘

新之旅；正是在此期间的 1900

年初，保宁继 1899 年底离开敦

煌后按计划经焉耆翻越天山抵

达新疆首府乌鲁木齐。

鉴于当时重现于世的 《刘

平国刻石》广为人知卅个年头，

拓本已然成为新疆官场馈赠贵

宾高档文化礼品； 加之保宁隶

属法兰西研究院下属碑铭学

院，《刘平国刻石》拓本跟《裴岑

碑 》和 《姜行本纪功碑 》这后两

种汉唐名碑拓本一样， 自然成

了他受之无愧的重要礼品。 （保

宁取得《刘平国刻石》拓本的方

式是市场购买还是新疆当局赠

送暂不清楚， 依照当年外国探

险家到新疆都例行会受到清政

府地方当局接待甚至慷慨馈赠

包括《刘平国刻石》拓本的先例

而言， 他获得拓本的渠道是当

局赠送的可能性更大。 ）随后包

括 《刘平国刻石 》在内共 10 通

碑铭拓本被保宁收入行囊带回

法国 ，由碑铭学院接受 ，并委

托法兰西学院汉学功底深厚

的著名汉学教授爱德华·沙畹

（魪douard Chavannes，1865—

1918）鉴定并作考释。 所以，严

格地说， 保宁只是一位设身处

地到新疆但并未亲临实地对

《刘平国刻石》进行访碑的拓本

获赠“快递员”罢了。 而他之所

以未能成为真正研究者， 主要

取决于他不通晓汉语， 尤其对

以中国深厚文史功底为基础的

汉学知识匮乏，从而使他对《刘

平国刻石》 的重要性茫然无知

而徒有碑铭学院学者虚名。 不

过，正如以上我们评价的，作为

拓本得以进入法国金石学界视

野的可靠信使， 保宁接力递送

贡献依然值得肯定。

继保宁之后国际汉学界率

先对《刘平国刻石》拓本加以细

致释读的西方学者，是 19 世纪

末 20 世纪初法国汉学巨擘，被

公认为“欧洲汉学泰斗”的资深

汉学家沙畹。

中国著名史学家傅斯年曾

这样赞誉法国知名汉学家沙

畹 ：“中国学在西洋之演进 ，到

沙畹君始成一种系统的专门学

问。 ”（参看《法国汉学家伯希和

莅平》，《北平晨报》1933 年 1 月

15 日） 这是因为汉学学科尽管

初创于 19 世纪初期，然而局限

于中西交通阻塞， 法国汉学家

们大多无缘来华作实地踏访 。

这种隔膜情形到沙畹、 伯希和

时代始有较大改观；被誉为“西

方汉学第一人” 的沙畹曾两度

来华， 在华北和中原地区开展

考古调查， 搜集过大量中国文

物和碑帖。 且早在 1898 年，他

已在巴黎出版他首部有关中国

金石碑铭学著作：《中国两汉时

代的石刻》。 当保宁出使中国，

带回包括在新疆所得 《刘平国

刻石》 在内西域和中亚地区石

刻拓本， 沙畹又凭借自己渊博

的中国和中亚史地知识加以解

码，终于在碑铭学院 1901 年 2

月 8 日学术报告会上， 发表了

他针对包括《刘平国刻石》拓本

在内十种中国石刻研究报告 ；

而以 《关于保宁考察团考古学

成果的报告》 为题结案的讲演

文本， 则发表在 《碑铭学院纪

要》1901 年卷第 1 期上 ， 其中

有关《刘平国刻石》的见解是这

样的：

中国人抵御突厥族人的斗

争史， 还与发现于库车的第三

块石碑连接在一起。 没有任何

中国金石学家曾经揭示过这块

石碑，而正是保宁先生的拓片，

才向我们展示了它的存在。 碑

铭的文字非常简短， 也极为模

糊不清， 但还是具有一定的重

要性。 人们可以从铭文中读到

一个名叫刘平国 （Lieou P’

ing-Kouo） 的人 ， 他是龟兹

（库车 ）的左将军 ，铭文的年代

是耶稣基督纪元后的 158 年。

我们据此可知， 在 158 年，中

国人仍保持着在库车的影响

力。 我们纪元的 91 年，功勋卓

著的班超(Pan Tch’ao)取得

了军事上的胜利， 确保了这种

影响力。

随后， 沙畹又以保宁所获

十通碑铭拓本为基础， 撰写正

式学术报告 《根据夏-厄·保宁

先生带回的拓片对中亚十通汉

文碑铭的考释》（简称 《中亚十

碑考》）。 1902 年下半年 ，包括

《刘平国刻石》考释在内的该书

已先行由抽印单行本形式问

世。 而值得提示的是，《中亚十

碑考》问世同时，正是作为中国

莘莘学子的费毓桂于科考应试

卷面大发华夏今不如昔，“然未

有兵力之盛，直达欧西……”感

慨之际， 这一中西文化认知落

差现象着实耐人玩味， 更发人

深思。 而沙畹则由于成功考释

保宁汉文搜集品， 和他在汉学

领域一系列成就，于 1903 年 2

月 20 日顺利当选碑铭学院院

士。 虽然他跟保宁一样同样未

曾涉足 《刘平国刻石》 现场考

察；但沙畹在对拓本研究、价值

发布方面， 依然走在西方汉学

家最前列， 而且这也并不妨碍

他的碑铭学研究在西方产生巨

大影响， 正如同他在汉学研究

方法论上最突出贡献， 是把历

史考证方法引入 20 世纪汉学

研究。 这种考证方法来源于 19

世纪历史和科学主义， 十分注

重史料和科学考证， 并以严谨

著称，相当于中国清代“乾嘉学

派” 倡导的以考据为主要治学

方法的学术流派。

沙畹《中亚十碑考》单行本

传到越南河内法兰西远东学院

后， 其弟子伯希和特地为该书

撰写了书评。而正是这篇书评，

不光标志着他首次关注敦煌莫

高窟；同时，也为他日后进行中

亚考察期间于 1907 年深入新

疆拜城探访《刘平国刻石》奠定

了基础。

民国卅年 （1941），《中亚十

碑考》被易名《中亚汉碑考》在华

影印出版，这距其最初问世，已

差不多过去近四十年时间了。

清 末日本汉学家对《刘平

国刻石 》研究 ，同样伴

随日本探险队西域之行获得拓

本后展开； 只不过法国汉学家

所得拓本最初来源可能始于晚

清新疆官方馈赠， 而日本汉学

家获得拓本渠道是本国探险队

闻讯亲赴现场考察椎拓而来。

当年日本汉学界 “京都学

派”与沙畹、伯希和为代表法国

汉学界 “巴黎学派 ”遥相呼应 。

日本著名汉学家内藤虎次郎

（别号湖南）等人更进而提倡师

法清学， 即按照当年中国学者

传统治学方法与观念开展有关

中国学问研究。为此，东洋史学

者、 考古学家富冈铁斋之子富

冈谦三明治卅六年 （即光绪廿

九年，1903）八月廿八日致其挚

友杉浦丘园函曰：

拜启： ……今番别纸奉上

的古碑文，前日亦曾略有提及，

这回西本愿寺探险队在支那新

疆阿克苏发现之物， 是支那汉

桓帝永寿四年 （日本成务天皇

八年）之遗物，是距今大约一千

七百五十年前之物。 西本愿寺

尚未解读， 赤松连城师嘱咐小

生译读并考证， 小生也正在进

行种种研究。 昨日特意将友人

内藤湖南君从大阪邀来， 二人

百般尽力，已解读大致。不通之

处，尚有不少，总之，想先摄影，

二人一起研究。 那样秘密贵重

的物品， 很难托给普通的写真

师，百忙之中多有打扰，实在抱

歉！想多多拜托您帮忙。……

从这通日本学者间通信 ，

可提炼出不少相关 《刘平国刻

石》学术信息。

首先，富冈谦三所得拓本，

应是四个多月前同年四月八至

十四日，以渡边哲信和堀贤雄

为主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员

深入 《刘平国刻石 》所在地访

碑 ，并委托当地居民拓得两处

摩崖共计七张拓片而迢迢东

渡带回。

其次， 日本净土真宗本愿

寺派高僧赤松连城曾嘱富冈谦

三研究大谷探险队捎回的 《刘

平国刻石》拓本；富冈为此特邀

日本汉学界一代龙门， 一年前

的 1902 年曾去中国访学，跟中

国晚清著名学人沈曾植、 王国

维、 罗振玉等多有过从的京都

学派重要创始人内藤湖南 ，专

程从他任职《朝日新闻》社的大

阪来京都， 合力共同解析拓本

文字内容。 富冈和内藤彼此就

拓本虽已观其大概， 但感觉犹

有待商榷推敲处。

再次， 考虑到原拓本珍贵

性， 不宜反复折叠打开影响品

相，不利于保护珍藏，富冈决定

委托致信对象杉浦丘园代为助

一臂之力。 从信末谦恭措辞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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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宁


